
﹁
茶
仙
子
，
我
把
五
克
茶
葉
放
進
三
百
毫
升
的
冷
水
中
，
又
放
在

微
波
爐
裡
轉
了
三
分
鐘
，
水
開
了
，
為
何
卻
喝
不
出
茶
的
美
好
滋
味

呢
？
﹂
一
位
優
雅
的
德
國
女
士
在
法
蘭
克
福
孔
子
學
院
茶
道
講
座
前

的
提
問
，

實
讓
茶
仙
子
鮑
麗
麗
忍
俊
不
止
。

鮑
麗
麗
，
上
海
世
博
會
茶
仙
子
、
上
海
茗
約
茶
文
化
會
館
創
始

人
，
今
年
六
月
和
八
月
，
應
德
國
孔
子
學
院
的
邀
請
，
兩
次
來
到
德

國
，
給
老
外
們
帶
來
了
中
國
的
茶
道
及
高
雅
的
茶
藝
表
演
。

吃
進
肚
子
裡
的
茶
葉

中
國
茶
是
今
年
中
德
建
交
四
十
周
年
文
化
活
動
的
主
角
，
聽
一
聽

關
於
中
國
茶
的
講
座
、
觀
看
中
國
的
茶
藝
表
演
以
及
品
嚐
一
杯
真
正

的
中
國
茶
，
成
了
不
少
德
國
人
的
期
待
。
在
佛
光
山
，
鮑
麗
麗
佛
緣

不
淺
，
她
沒
想
到
能
親
自
為
星
雲
大
師
沖
泡
一
杯
淡
淡
的
清
茶
；
在

德
國
，
鮑
麗
麗
同
樣
沒
想
到
，
會
代
表
中
國
給
老
外
們
傳
播
茶
道
和

茶
藝
表
演
。
這
一
切
大
概
只
有
歸
結
於
茶
文
化
的
魅
力
。

在
第
一
天
舉
行
的
茶
藝
表
演
活
動
中
，
一
襲
旗
袍

裝
現
身
的
茶

仙
子
，
用
傳
統
的
方
式
演
繹
沖
泡
了
中
國
的
綠
茶
，
立
即
吸
引
了
在

場
所
有
人
的
眼
光
。
鮑
麗
麗
用
英
語
告
訴
老
外
們
，
小
小
一
片
茶

葉
，
卻
有
五
千
年
的
文
明
，
她
起
源
於
中
國
，
不
僅
滋
潤

中
國

人
，
而
且
還
能
健
康
全
世
界
人
。
喝
茶
的
時
候
，
要
輕
輕
吹
開
那
綠

色
波
浪
，
這
才
是
最
優
雅
、
最
紳
士
的
喝
茶
方
法
。
頓
時
，
台
下
全

部
在
輕
輕
吹

。
鮑
麗
麗
接

又
解
釋
，
茶
葉
如
果
吃
到
嘴
裡
是
沒

有
關
係
的
，
綠
茶
是
最
細
嫩
、
營
養
價
值
最
高
的
茶
，
吃
下
去
對
自

己
還
有
減
肥
，
抗
輻
射
的
作
用
。
結
果
收
杯
子
的
時
候
，
所
有
茶
葉

都
被
老
外
們
吃
光
了
，
中
方
人
員
全
部
被
德
國
人
的
一
絲
不
苟
笑

倒
。

茶
館
裡
的
男
人
啥
樣
子
？

在
講
座
的
過
程
中
，
鮑
麗
麗
發
現
了
一
個
問
題
，
老
外
們
之
所
以

不
喝
中
國
茶
，
不
是
不
喜
愛
喝
茶
，
而
是
很
多
人
沒
喝

到
過
好
喝
的
中
國
茶
，
且
都
誤
以
為
喝
茶
是
一
件
及
其

複
雜
繁
瑣
的
事
情
，
甚
至
對
喝
茶
的
印
象
還
停
留
在
上

個
世
紀
的
茶
館
。
一
位
穿

溜
冰
鞋
的
德
國
年
輕
人
現

場
提
問
，
中
國
男
人
在
茶
館
裡
是
不
是
還
光

上
身
，

扇

大
扇
子
，
提

鳥
籠
子
？
隨
行
的
中
方
人
員
紛
紛

覺
得
奇
怪
，
現
在
互
聯
網
不
是
很
發
達
嗎
，
怎
麼
這
位
德
國
年
輕
人

的
想
法
還
停
留
在
上
個
世
紀
？
鮑
麗
麗
卻
笑

用
英
語
反
問
老
外
：

﹁
你
看
看
我
穿
的
衣
服
、
泡
茶
用
的
器
皿
、
喝
茶
聽
的
音
樂
、
展
示

播
放
的PPT

，
我
身
邊
會
出
現
光
上
身
、
扇
扇
子
、
提
鳥
籠
子
的
男

人
嗎
？
﹂

為
了
讓
老
外
們
方
便
地
喝
到
好
喝
的
中
國
茶
，
鮑
麗
麗
專
門
介
紹

了
一
種
全
新
的
飲
茶
方
法
，
只
需
一
隻
杯
子
，
一
杯
完
全
不
需
要
加

熱
的
礦
泉
水
，
就
能
泡
出
一
杯
好
喝
的
茶
湯
。
具
體
說
來
，
是
將
白

茶
放
入
礦
泉
水
中
，
在
冰
箱
裡
冰
凍
三
十
分
鐘
後
取
出
，
香
氣
撲

鼻
，
口
味
鮮
甜
。
此
種
冷
泡
法
較
傳
統
的
二
十
四
小
時
綠
茶
冷
泡
法

更
便
捷
，
口
感
更
好
。

講
座
即
將
結
束
的
時
候
，
一
位
老
外
很
不
客
氣
地
說
中
國
文
化
是

斷
層
的
。
鮑
麗
麗
思
索
了
片
刻
，
嚴
肅
地
用
英
語
回
答
：
﹁
我
在
德

國
看
到
不
少
著
名
的
古
堡
、
教
堂
，
我
的
茶
友—

—

德
國
漢
學
博
士

m
arx

驕
傲
地
告
訴
我
這
些
都
有
五
百
年
的
歷
史
。
但
文
化
非
得
靠
形

才
能
傳
承
嗎
？
中
國
的
文
化
是

不
會
斷
層
的
，
因
為
她
已
經
融

入
中
國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
比
如

中
國
茶
，
從
古
代
傳
說
神
農
氏

嘗
茶
至
今
，
茶
已
經
伴
隨
中
國

人
生
活
了
五
千
年
，
只
要
大
家

科
學
飲
用
她
，
她
將
再
滋
養
世

人
五
千
年
，
甚
至
更
久
！
﹂
說

罷
，
老
外
們
居
然
全
體
起
立
鼓

掌
表
示
贊
同
。

老
外
喝
茶
的
故
事
未
完
待

續
，
兩
個
月
後
，
茶
仙
子
將
前

往
意
大
利
、
法
國
的
孔
子
學

院
，
繼
續
她
的
傳
茶
之
旅
。

A30

是中國現代史上永遠無法
抹去的一頁，也是一位女性
內心難以撫平的傷痛：一九
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
聖誕夜不平安，在北平東長
安街北側平安戲院附近，美
國駐華海軍陸戰隊伍長威廉
士．皮爾遜夥同下士普利．
查德，挾持並強暴了一名北
大先修班的女生。遂經民營
通訊社及報紙披露，輿論大
嘩，民情激憤，掀起了轟轟
烈烈的反美示威運動，各界
廣泛聲援，強烈要求道歉、
懲兇和賠償，呼籲「美軍撤
出中國」。因受害人姓沈名
崇，史稱「沈崇事件」，歷史
教科書都記載一筆。
社會大眾對事件的義憤，

肇始於沈崇個人蒙受的屈
辱，而她很快隱姓埋名，從
公眾視野中消失了。許多年
裡，人們不知道這位受害的
女學生人在何處，生活可
好。
從本世紀起始到前兩年，

有個名叫謝泳的文人，或撰
文或演講，以研究個人遭遇
如何成為公共事件為題，三

番五次地談論「沈崇事件」。他通過轉述已解密的美
國本土當年審理此案的文檔，罔顧沒有中方原告、
中方證人、中方律師出庭的基本事實，羅列了許多
所謂強姦不成立的「證據」，隨後又以「有傳言
說」、「有一種說法」、「文革中有傳言」為鋪墊，
再三引述沈崇乃中共地下黨員，是奉命色誘美軍士
兵，與他們交朋友，然後製造強姦事件以打擊美軍
和國民黨政府；改名後的沈崇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
批鬥時揭穿身份，承認她並未遭美軍士兵強姦，之
所以這樣說是為了黨的事業云云，以提供看待這一
事件的「歷史視角」。如此一來，不僅讓已經遠離那
段歷史的人們難辨真偽、將信將疑，更對受害者創
口撒鹽，使其精神上再度受傷。
這些年，有幾位「沈崇事件」中反美示威運動的

親歷者和研究者，先後在《百年潮》、《書屋》、
《學習時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對謝泳的言論予以揭
斥、澄清。文中指出，所謂沈崇係由延安派到北
平、是中共地下黨員的說法，源自其時執政當局御
用的某些報紙，試圖通過染紅受害者的身份，把事
件定性為中共策劃的陰謀，進而中傷和撲滅愛國民
眾的憤怒之火。當年事發後，有學生到沈崇借居的
表親家上門慰問，並了解到她與中共毫無關係。原
來，她祖籍福建閩侯，係清朝兩江總督沈葆楨玄孫
女，翻譯家林琴南外孫女，其父沈劭是國民政府交
通部次長，哥哥任駐法公使。說起來，其家庭與國
民黨倒是有些瓜葛。
其中丁磐石先生的文章，還交待了沈崇後來的經

歷：受辱後回到上海，新中國成立後入讀復旦大學
外語系，改名為沈峻；畢業後分配到北京的外文出
版社；約在五十年中期，與漫畫家丁聰結婚，等
等。據聞京城文化圈中人對此「沈」即彼「沈」早
有揣測，終因涉及一位知識女性的個人隱私，誰都
沒有捅破那層紙。丁文當屬最先見諸於文字的表
述，直言不諱，只是未獲沈崇本人確認。
七月中旬，長篇訪問記《沈峻自白》在一份港報

刊出，文中被訪者沈峻，正是改名不換姓的沈崇！
作者許禮平說：「沈崇事件」各種檔案俱在，北
京、台北、美國所存這些檔案都超過五十年，都解
密了，花點時間讀一讀，案件清
楚得很。但仍很希望能夠問問當
事人沈崇，對於時至今日還有人
只拿個別檔案，不辨真偽為美軍
翻案，她作為受害者作何感想？
作者先是用沈崇當年提交法庭

的親筆自白書，與沈峻致羅孚先
生的賀年卡比對，確認筆跡大體
一致，再趁五月由港赴京之機，
透過沈的密友約她一起用餐。其
間，他旁敲側擊，從她的生肖、
籍貫、祖先、父親及兄妹問起，
一一核實無誤，再問她到北京
（原北平）的年份，又確認是後
來從復旦大學畢業，一九五六年
加入中共，等等，立即取出準備
好的沈崇親筆自白書等材料，放
在飯桌上。「沈峻一看，立即摘
下墨鏡，聚精會神，略顯濕潤雙

眼，泛 幾乎覺察不出的淡淡淚光，盯 這幾頁沉
甸甸的薄紙，面色為之一變，神情凝重而鎮靜，壓
低嗓門說：『哪裡搞來的？給我的嗎？』」幾筆白
描，沈峻的反應躍然紙上，正是一位女性重啟慘痛
記憶的即時反應！
沈峻即當年的「沈崇」，至此已無疑問。隨後，她

有問必答，告訴作者，一九五六年九月，與一位女
同學同時被分配上京，因女同學常拉 她去探望其
兄丁聰，一來二往，兩人便結婚了。問她出事時跟
中共有聯繫嗎？「沒有，我當時十九歲，甚麼都不
懂，我家的背景都是國民黨的。」網路上很多言論
攻擊你，說你是延安派來色誘美軍，製造事件，你
知道嗎？「現在有些人，只不過重拾當年造謠者的
牙慧而已。」又補充道，「你要知道，那個時候國
民黨是統治者，控制 國家機器，如果我是八路，
早就被抓起來了。」
幸好「沈崇」健在！由她親口再為歷史作證，個

別文人還能借助什麼「傳言」、「說法」抹煞事實，
推翻定論麼？作者描述這位耄耋之年的老太太，
「真人可是腰板硬朗，英姿勃發，神采飛揚，白白滑
滑的面龐架個墨鏡，路人還以為是哪個資深玉女明
星哩。」她的人生與歷史緊密交織，既經歷變故，
又閱盡滄桑，早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長壽
才是怪事！

奇門遁甲是古人以天文律歷學為根柢，結合四時節
氣、陰陽五行、方位星象來推算物象的數術，其作用
意義通常為推測人事吉凶，以及對自然或社會現象的
解釋。因古人對自然科學的認知有限，面對神秘未知
的自然，會油然而生一種不可預期及難以掌控的敬畏
感，所以對具有奇詭色彩的奇門術數，也多持尊崇的
態度。《三國演義》裡說：「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
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
是庸才也。」這一觀點，在歷史的演進中有 深厚的
民眾基礎，是獲得普遍認同的。
因奇門術數擁有廣闊的受眾，又易於蠱惑人心，歷

朝歷代，都有江湖術士用來作為騙人錢財的手段。南
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曰：「伎數之士附於詭術，
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魏
晉南北朝時期，就有術士使用一些障眼法，謊稱自己
擁有特異功能，能夠預知人的未來吉凶，藉此惑眾騙
人錢財。到了明代，這股風潮愈演愈烈。明太祖朱元
璋對奇門術數尤為篤信，洪武中期，朝廷專門下旨在
全國各地徵召通曉歷數、能夠推測預知未來的術士，
凡經過驗證，預言應驗者就可封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面對高酬重賞，各地的術士都被引得蠢蠢欲動，
想要進京碰一碰運氣。
國子監學生周敬心見狀，遂上書規勸明太祖，說國

家的福運長短，在於皇帝的恩德厚薄，並非是歷數可
以推算出來的，只要做一個有仁心的皇帝，國作自可
流傳萬世，又何必去問術士呢。明太祖看了以後覺得
有道理，遂不再大規模徵召術士。只不過這個口子一
開，民間百姓對於奇門術數更是趨之若鶩，一些騙術
高超的江湖騙子，甚至成為了名噪一時的社會名人。
明人謝肇淛《五雜俎》載，萬曆丙午（1606）年，

有一個浙江的酈道人雲遊到福建，自稱精通奇門術
數，許多人前往推算吉凶，都覺得頗有應驗，一時傳

為神人。謝肇淛也親往試
之。酈道人煞有介事地在
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放
入袖中，讓謝肇淛念《詩
經》裡的一句詩。謝肇淛
隨口念道：「關關雎鳩。」

酈道人隨即從袖內掏出白紙，展開一看，上面就是
「關關雎鳩」四個字。

其後凡有人來問卜，酈道人也是事先寫好，把紙貼
到牆上，讓來人親自揭下，所寫的字與來人問的事，
無不符合。謝肇淛暗中觀察，發現只有現場對答，才
會吻合，若是問未來之事，酈道人的預測就沒有一次
是準確的，甚至毫不靠譜，由此知道酈道人不過是玩
弄一些障人眼目的小把戲罷了。
明代河北有一個叫籍大成的術士，名氣也很大。傳

說有一年嚴冬，籍大成在驛站遇到幾個客人，當即作
法，第一張符燒完，眾人面前即出現酒餚菜食，第二
張符燒完，又有一群歌妓出來獻舞助興，只是這些歌
妓的腰部以下，都是看不見的。客人問原因，籍大成
說是自己用法術把他人的魂魄抓來獻舞，所以看不
到。另外還有一個傳說，有人天生羸弱無力，籍大成
往他身上吹一口氣，就可將另一人的力氣轉到他身
上，連吹十口氣，其人就可力舉千斤，而片刻之後，
其人又是羸弱如故。這些口耳相傳、神乎其神的傳
說，也令籍大成成為了民眾頂禮膜拜的神人。
然而沒多久，籍大成就因事下獄，被關在刑部大牢

十餘年。有人問他，你如此神通廣大，怎會不知道自
己有牢獄之災、不事先躲避開來呢？籍大成仍然大言
不慚，說自己若是想要越獄，高牆也是如跨平地，只
是自己命裡注定要有此一劫，必須受之云云。後來籍
大成被官府發配到遼東戍邊做苦力，成為了一個大笑
話。
古人對於奇門術數的崇拜，是想藉此獲得一種心理

上的暗示和安慰，由此在對人生假想性的掌控中，排
遣日常積攢下來的不安情緒，獲得一種力量支撐。但
是，這種崇拜也會給人造成精神上的腐蝕，帶來負面
的影響。因此，奇門術數在時代的進程中逐漸走向衰
亡，也是勢所必然。

暑假裡，我和同學去了一趟廈門，鼓浪嶼就像鋼琴湧動的
情思和動 心弦。那日，枕 一宿的無眠，迷離中想到了李
義山的詩句「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有些東
西，非得等你有了經歷，才能真正的地懂得。所謂「見山是
山」和「見山不是山」，中間隔 的是關山難越的時間和空
間距離啊。
九月初，回到了廣州，恰好遇到中文系的學生在排練迎新

晚會，一幫青年學子的合唱竟然是羅大佑的《海上花》。這
首歌，已經久違了多年，憑藉 記憶，還能想到最初聽到這
首歌曲留下的淚水。有些時候，一個小小的音符，勾起了自
己憶起了許多年前的場景，甚至連當時氣息都是逼人的真
實。
多年前，我在蚌埠的鄉下教書，每到月末便乘車到市區買

書。蚌埠衛校附近有家書店，店主是個腿腳不方便的女孩
子，叫羅愛。說實話，偌大的市區，值得一去再去的書店，
唯一此家，別無分店。小小的店面，賣的多是三聯、商務的
學術著作。那家書店伴我度過了多少寂寥而無助的日子。可
是等我碩士畢業，路經蚌埠，想尋找過去的記憶時，書店不
見了，變成了時尚服裝店⋯⋯
我現在回念故鄉，常有星沉海底般的顧盼和留戀。那時喜

歡一個人行走，路過街頭書店、音像店不由得會停足翻閱。
記得蕪湖安師大附近有家更小的書店：文萃書店，店主是個
文化人，口齒不清楚，談起問題來卻頗有條理。我當時準備
考報考美學研究生，在他的書店，我居然買齊了所有的考試
教材。
一個城市，一個地方，總有能挽留住時光的地方。一家小

書店，其實就是城市的眼睛，它閃爍 溫情脈脈的光澤。在
中山大學附近，有家安徽老鄉開的舊書店，經常淘到意想不
到的驚喜。一次，意外買了揚之水的《詩經名物新證》，才
印了600本，興奮啊。還有一次，我把1996年以前的《讀書》
一網打盡，雜誌的主人叫馬文志，而在雜誌的扉頁寫
「琳，寄自北京」，琳是誰呢？也是個小小的謎吧。

當時發生的事情，也許是平淡的，不經意的，歷經了時間
的洗刷，會有些感傷和迷離吧。比如，聽到羅大佑的《海上
花》，我會想到過去購書的時光，那時，我有許多的期待
吧，很多的夢想都在書中實現了，酸甜苦辣都在樂聲中湧上
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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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分外明。這句老話說的也是，秋天格
外多天朗氣清的日子，這樣的日子，如果遇上月
圓之夜，仰望月亮，好像比平時要大。
是不是秋夜月亮真的大些？據說這是可以作科

學的解釋的。不過如何解釋對於我不重要，只是
望 一個比平時更亮更大的月亮，心情愉快多
了。這就好。秋夜，望月去吧。
望 月亮，想起了嫦娥，想起了吳剛。原來說

起來，我們的月亮與地球是很密切的，有許多往
來。（當然，這是神話故事。）
詩人寫詩，覺得嫦娥可能很寂寞：「嫦娥應悔

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寂寞嗎？後悔飛上月亮去嗎？也許並不後

悔，在月亮上過得很寫意。碧海青天，太美了，
太有詩意了。
還有吳剛。月亮上有個吳剛，在那裡不斷伐

桂，吳剛為甚麼跑到月亮上去伐桂呢？據說他是
學仙有過，被罰去月亮上砍樹。他是漢朝時人。
月亮上那棵桂樹，高五百丈，而且砍下去又隨時

長回來。（這是神話的趣味。）於是吳剛只好一
直砍下去了。從漢朝到現在，我們舉頭望明月，
仍然想像吳剛老先生在那裡砍樹。漢朝到現在，
很長久了，作為神仙，也是老神仙了。
月亮上有這些故事，使我們望 月亮的時候，

有更多趣味的想像。覺得月亮原來與我們很接
近。
月亮繞 地球走，太陽、地球、月亮成一直線

的時候，我們可以望見月亮，但每夜的月亮不
同，有時圓，有時缺，那是因為地球遮住了陽
光，使每晚的月亮望上去都不一樣。從不見月亮
到見滿月，就形成了陰曆的一個月。「初一十五
不一樣」，初一到十五，月亮從無到有，從弦月
到滿月。形成了陰曆的曆法，也帶來了很有趣的
時間感。人們望 每晚不同的月亮，感覺到時間
在進展，昨夜如此，今夜如此，明晚又是向前發
展。時間是看不見的，但在月亮的變化中，時間
讓我們看到了。
望 月亮，我們還會望到星空。星光閃閃，星

空使我們想到宇宙的宏大。我們的太陽、地球、
月亮，在宇宙中只是一個小角落。事實上，宇宙
是太宏大了，宏大到我們覺得不易想像。也因
此，人們更想飛出地球，飛向火星，飛出太陽
系。這在人類是一個很高的理想，要飛到太陽系
以外，太不容易了。不容易，更有吸引力。現在
我們在地球上望宇宙，事實上知道得還很少很
少。但是，想知道。只要多知道一點點，都會覺
得神奇，太神奇。
宇宙到底有多大呢？在今天，我們可能連何為

「宇宙」都下不了一個界說。我們所能想到的界
說，都是純出於想像。我們可能依據來想像的種
種想法，可能其實都沒有一個可靠的立足點。我
們只能相信，宇宙洪荒，很廣大，無邊際。月
亮、地球、太陽系，其實在宇宙中只是一個小小
的範圍。不過在這個範圍中，人類也算是有成就
了，創造了這麼一個熱熱鬧鬧，種樣繁多的世
界。人類還是可以自豪的。
到底甚麼時候人類能夠飛出太陽系，探頭去望

一望宇宙？也許總有一天吧，到那時候，飛出去
的人類將見到什麼樣的宇宙？是茫茫一片虛無，
還是有 一個更神奇，更繁榮，更熱鬧的世界在
那裡呢？嫦娥小姐，吳剛先生，到時你們也一起
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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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落尚存秦代石，潮來不見漢時槎。遙知夷島浮天際，未

敢忘危負年華。 注：節選明戚繼光《過文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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